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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那件大事发生之前我就说过,徐少铮这个人不得了。

不单是我这么认为,整条胡同的大人们在事后也赞同这个观点,由此说明,虽然我老人家只有12岁零9个月,但熟读《水浒传》,吸收了不止108个人的人生经验,看问题一针见血,比得上胡同口的马奶奶和智多星吴用。

第一次见徐少铮是3月份。那天,街道上的一班大娘儿们借着批《水浒》的由头,又整了马奶奶一回,让她交代当年开大车店,卖人肉包子和蒙汗药酒的事。马奶奶天上一脚地下一脚,总算是交了差。人群散去,天也黑了,这时,我家院门口来了辆三轮车,拉着不多几件家什,后边跟着的那人,就是徐少铮。

他是我们院子里的新住户,搬进了西北角上那间小房。在他隔壁住的是“女工头儿”张奶奶,还有她的孙子张志杰,一个二十多岁的浑蛋。

张志杰站在院中骂闲街,转弯抹角地撩拨徐少铮。

那间房子几年没住人,门口给张家堆了不少杂物,既然新来了住户,张家就得把东西挪开,于是张志杰骂街。徐少铮把家什搬进房内,再没出来过,任由张志杰在外边骂,直到他骂累了,院中这才清静。

当晚,整个一条胡同的人都想当然地认为——新来的小伙子窝囊。但是,只有我一个人看见,徐少铮用一只手便把铸铁的煤球炉子端进房里,炉膛里还闪着红光;他另一只胳膊还夹着个牛腰粗的铺盖卷。能用一只手端起带火的跃进炉,在整条街上没人有这本事。

我决定喜欢这个人。

这也是私心作怪,我盼着徐少铮用那条有劲的胳膊教训张志杰一顿,打他个乌眼青、满脸花什么的,因为,这个浑蛋向来把欺负胡同中的孩子当乐事,罪大恶极。

决定了喜欢他,第二天一早我便给徐少铮送去半桶水,虚言是我父亲的主意,也算是同住一个小院的善意。张志杰在一边拿眼睨着我,故意把牙粉泡沫甩在我身上。

徐少铮站在门口向我父亲道谢,我这才有机会仔细地打量他。这位老兄面白唇红,眼睛大得令人吃惊,肩膀宽,屁股窄,蓝绒衣的袖口挽到肘上,露出的小臂像棵树。

我老人家眼力不错,他肯定是个人物,张志杰不是他的对手。

住在胡同后边的杨威紧跟在媳妇身后进了我们院,他比他媳妇矮半头,出了名的老实。他们两口子到我们院里来可是件难得的事,这小媳妇与张奶奶是死对头,两家共用一堵墙,据张奶奶说是床头顶着床头。　

杨威是去年腊月里结的婚,媳妇月瑶骑着辆新自行车来的,嫁妆不少,送亲的是一水儿的大小伙子,叫人看着发憷,于是有人说,这媳妇娘家兄弟多,打狼赛的,不好惹。

像她这么漂亮的姑娘怎么会嫁给杨威?这件事本身就让人起疑。马奶奶躲在一旁自言自语,说杏眼桃腮水蛇腰,可不是过日子的模样儿。等这话在各家各户转了一圈之后,却成了杨威的媳妇长着勾人眼,细腰大屁股,各家得看好自家的爷儿们。

马奶奶年轻时是大车店的当家人,平生阅人无数,她在胡同中品评人物很有几分权威,就这一句经多方转述的闲话,算是给月瑶定了“成份”,于是邻里间便不大和睦。

“少铮兄弟,要搬家先打个招呼,杨威帮不上大忙,也能搭把手不是?”月瑶进门先开口。她长着紧绷绷的小脸,紧绷绷的腰身,紧绷绷的胸,却是慢悠悠的声调,听到耳朵里格外受用。我扒在窗台上看,也想娶这么个媳妇。

“嫂子,不敢劳动您,我一个人就行了,没多少东西。”徐少铮客客气气地站在门口说话,顺手接下杨威背来的一口袋煤球,两个人,四只黑手。

“你这是客气,缺什么吃的用的,尽管到我屋里去拿,你哥哥糊涂,不知道疼人。”月瑶进屋打了盆水出来,让徐少铮洗手。

“我哥哥人厚道。”徐少铮先让杨威洗后自己才洗,杨威却抢了水盆,把脏水倒进阳沟里。

月瑶请徐少铮到家里去吃饭,没请动;她又要在这里给他做饭,让杨威拿肉票割肉,买菜买面,还不成,便去了。临走回头望了一眼,眼波从我面上扫过,让我头上发晕,好似中了煤气或是传说中的醉酒,驾云一般。

醉眼朦胧中,我发现徐少铮已经回屋去了,而张奶奶家玻璃窗的寒雾后边则藏着两个人,四只眼。

午饭时,月瑶又回来了,杨威还是跟在后边,端着两大碗饺子。

我想,这么紧绷绷的女人,包饺子必定是薄皮大馅,紧绷绷的有肉。不一会儿,那两口子出来,杨威走在前边,一脸幸福的笑容,月瑶落在后边,也在笑,但皮肤紧,笑纹不明显。

非年非节,我中午却平白吃上了一大碗饺子,猪肉白菜馅,肉多油重,香得没法说。另一碗,徐少铮给西屋端了去,那屋住着陈老太爷,他的儿子早丧,孙子不孝,一个人住。

从此,我家的院中便住满了人,南房三间,东头两间是张奶奶与张志杰,西头一间是徐少铮;厢房都是单间,东间是我们家,对面西间是陈老太爷。当然,还有胡同口的马奶奶和胡同后边的月瑶与杨威两口子,算是常来常往。

张奶奶住尽东头那一间,胡同里唯一的一条公共自来水管从她的墙上穿出去,水龙头上方开了个小窗口,用来监督用水,以免浪费,于是,整条胡同的客来人往,便都在张奶奶眼中了。

日后出的那场大事,与这格局大有关系,我不迷信,却真相信是这格局的毛病,连马奶奶也同意我这看法。她从来也不把我当个小屁孩儿,夸我是猴精转世。

二

徐少铮有个习惯,隔三岔五的,他要在房顶上吹笛子,样板戏的曲牌,并不吵人,邻居也没人不满意,只有张志杰时不时地站在院里骂闲街,不吹笛子他也骂,但他上不去房,太胖。徐少铮不理他。

我能上得去房顶。徐少铮的窗边架了张梯子,我时常爬上去听。耸起的屋脊像两座山,中间的凹处挺宽,睡得下个大胖子,房后是杨威家。

天气开始变暖了,我高高地坐在屋脊上,小风嗖嗖地溜着,在后脖梗上打转,又凉爽,又惬意,给个街道主任也不换。

徐少铮有意将曲牌子放慢,拉长,调子悠悠的,把李铁梅的刚强、火炽,变成小媳妇的絮絮叨叨,满好听。|Qī-shu-ωang|有时为了逗我开心,他便吹两段坏人的唱段,座山雕、鸠山之类,弯来绕去地笑死人。

我们两个话不多,他吹,我听,偶尔月瑶叫杨威丢上俩青萝卜、酸梨之类的,我们便吃。

有一次夜深,笛膜破了,他下去换笛膜,我分明看到,他先是踊身跳下去,过后又手搭房檐翻了上来,没走梯子,无声无息的好似“鼓上蚤”。

莫非他是位侠客?由此我越发地敬佩他,但没有对任何人讲这事,对父母也没讲。侠客们做事讲究的是不留名姓。

月瑶又来找徐少铮,脸上的笑容挺拘谨,不像头一次那么灿烂,他没在屋里。张志杰把她拦在当院,大胖脸倭瓜一样向两边咧开,小母猪眼儿放着光,两只肥手摸来摸去。

院子窄小,张志杰的大肚子往院里一横,月瑶就不方便硬挤了。张奶奶先是开门往外一伸头,见情景又缩了回去,没言语。

“听我娘说,你们两口子夜里睡觉不安生,净吵架玩,有这事么?”张志杰此时背冲着我,我从门缝中能看清他后脑勺上的肉褶。

月瑶没有讲话,只是盯着他。但我看见她的手指动了动,不远处立着只煤铲。

“那个矬行子没脓水,跟着他当然受憋屈不是?你也别不痛快,有哥哥在,我疼你。”张志杰的手往前伸,被月瑶一把抓了回来,手背上留下几条血印。

后边的事情有些混乱。张志杰挡住我的视线,我只看到两个人扭在一处,月瑶手中的煤铲被打落在地,她便用偏带皮鞋踩他的脚。

月瑶没有高声叫人,这让我有些奇怪。当然,成年之后我才明白,她明明知道邻居们对她的看法,高声呼救的结果只会徒增烦恼。

两个人撕扯着向我这边来,我从门缝中伸出一只脚,踢倒了炉火上的热水壶。热水浇在张志杰的裤脚上,烫得他一跳,回身便来抓我。

一只白白净净的手伸了过来,刁住张志杰的手腕子,一扭一搡,张志杰嗷地一声退开来。来人是徐少铮。

院外聚了一群闲人,一个劲儿地朝这边看。

月瑶整整衣裳,用手指把乱发理了理,走了出去,在与徐少铮一错身的当口,我看到了一股怨恨的目光,触目惊心。院外的闲人一律撇着嘴,不看月瑶看徐少铮。明明看到朋友的老婆被人调戏却没有大打出手,他们看不起他。保护不了女人,在这条街上便不算人,我读出了众人的思想。

三

街道代表是下晚来的,敲着破铜盆,高一声低一声地叫,让每家走出一个人来听上级指示。她早年走街串巷卖肉包子,嗓音有训练。

我代替父母出来,发现聚在代表身边的大都是孩子,不多几个大人捎在后边。

宣讲的是公安局的通知,说是市里边出了飞贼,高来高去,盗人财物,让各街各巷提高警惕,发现可疑人物及时报告。

这可是难得的新闻,让众人疲懒的精神一振。大人们都从家中走出来,有的还端着饭碗,鸡一嘴鸭一嘴地问,多是打听飞贼偷了什么贵重东西,年龄多大,[奇+书+网]也有女人问飞贼模样好坏的,众人哄笑。

我无端想到了徐少铮,还有他那飞檐走壁的本事。他不会是飞贼,他是侠客,至少也该是个公安局的侦察员。

徐少铮推着车子站在人圈外边,向我瞬了瞬眼,问:“逮着飞贼有什么奖励?”

“一百斤精面粉,四斤芝麻酱。”街道代表把这些好东西泼洒向四方,于是,众人各自回忆芝麻酱烙饼的香味,馋涎占住了嘴。但我没想这些,因为我没吃过这么奢侈的东西。我吃过最香的东西是炖猪尾巴。

从当天夜里开始,胡同中的男人们成了业余警察,闲谈之间,把整条街上的男人都梳理一遍,最后半开玩笑地把徐少铮择了出来。别人都拉家带口的不像,只有他看着值那大价钱。

但是,这地方的人有规矩,怀疑归怀疑,玩笑归玩笑,权当是永夜难销,开心解闷罢了,至于告密的事,干不得,干了一家三代臭遍街。

第二天一早,月瑶给徐少铮送早点来,他没开门。张志杰又站在院中骂街,很难听,每一句都与男女私事有关,我听着似懂非懂,但知道不是好话。

徐少铮竟然没有出头,让月瑶羞臊着自己走了出去。开始我有些怀疑对他的崇敬是不是太盲目,随即我又批判了自己的动摇,徐少铮绝不是个窝囊废,他必是深藏不露。

果然,下晚的时候,张志杰的大胖身子让几个闲汉给搭了回来,说是他躺在铁道外的臭水沟里,哼哼了一个下午,就是爬不起来。来人说这脸上没伤,嘴上也没酒味,多半是羊角疯发了。

张志杰没有羊角疯。胡同中每一个人都知道,他必是被人揍了一顿狠的。他这样的浑蛋仇人不会少,今天才挨揍已经太晚了。问他是谁打的,他却不言语,只是翻着母猪眼,惊恐万状地往南屋里看。

我知道,打他的人必是徐少铮。如此看来,徐少铮心细手狠,不像“鼓上蚤”,倒像那杀人的石秀。

胡同中没有人提张志杰挨打的事,也再没有人说徐少铮是个窝囊废的话头,连杨威也跟着沾光,出来进去的常有人意外地跟他说客气话,弄得他手脚没处放。

这地界的人最佩服好汉,美中不足的是,大家都认为,徐少铮应该光明正大地在胡同里打,那样更英雄。

张志杰在床上躺了三个多月,这段日子里,我跟徐少铮的交情越发地深了,常常到他屋里去玩。能够进到他房里的,整条胡同只有仨人。

张志杰伤好可以出门的那天,张奶奶烧了两条鞋底子大鲫鱼给徐少铮送过去,外带一瓶酒。两人说什么我不知道,想必张奶奶是去替她那不成器的孙子赔不是,说软话。

鲫鱼我跟陈老太爷一人吃了一条,在陈老太爷屋里,徐少铮看着我们吃,样子挺高兴。

陈老太爷三盅酒下肚,说了句:“酒是穿肠毒药,色是刮骨钢刀。”

这老头儿糊涂了,我想。徐少铮却郑重地点了点头。陈老太爷耳朵聋得赛石头,跟他说话得以表情为主。那件大事发生后我才明了,原来陈老太爷一语成谶。

四

这一阵子,徐少铮不常回家,杨威又常上夜班,我跟他们见得不多。胡同中也没什么大事,只有街道代表又来敲了两次铜盆,飞贼还没抓着,奖励的数额又提高了许多,说是给自行车、手表、缝纫机三大件。这是眼下最时兴的聘礼,抓住飞贼的人,立马就可以定亲娶媳妇。

但是,胡同中的男人对这件事已经不再像当初那么热情,出这么大的奖励,那贼人的本事不定有多大?这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能力,不想也罢。

徐少铮见不着,我无聊得很,与他的交往,让我很难再去跟小屁孩子们一起混。不知怎么个缘由,近来月瑶时常叫我到她院里去玩。胡同中除了马奶奶,没有人肯登月瑶的门,我却看不上他们这种欺负人的行径,便去了。

月瑶住的是个小独院,与我们院背对背,却少两间房。院里有棵香椿树,挺粗挺高,像把巨大的阳伞,罩着她,也罩着我。月瑶时常用腌过的香椿芽给我摊鸡蛋饼吃,又香又软,像她的手。

杨威喜欢我,见着我总是笑眯眯的,话不多,只是笑,但他的身材相貌长得不体面,让我喜欢不起来。我总觉得,像月瑶这样美的人儿,与徐少铮应该是两口子。

我无意间把这想法说了出来,父亲打了我一巴掌,这是从未有过的惩罚,为此我把嘴闭得严严的,长大竟养成了慎言的美德。

月瑶那里,我依然常来常往。另外,屋顶上我也常去,徐少铮不在,我一个人坐在那里,可以海阔天空地胡想,但想得最多的还是月瑶。我喜欢她!

马奶奶跟月瑶走动得勤,我常能在月瑶院中见到她,有时她还往院里带人来,有男有女。月瑶没有工作,却绣得一手好针线,鸳鸯、龙凤什么的,多是枕套、门帘一类娶亲用的东西|Qī-shu-ωang|。街道上不让干私活,更不许做买卖,月瑶借着与邻里没有来往,便偷偷地在家里干,让马奶奶给她找买主儿,一来二去,这才弄出事情来。

这天,我跟着月瑶在院子里描花样,她在炉火边烤大枣,四处弥散着甜香,说是一会儿沏枣茶,我们俩喝。天气不凉不热,她穿了件月白缎子的宽袖大袄,从腋下绣起一枝桃花,向前襟后背分做两路,枝枝桠桠地两幅画,宽大的袖子上是飘落的花朵,两臂伸开来像是要飞。类似的漂亮衣裳,我在这里见过不少,只是她不敢穿出门去,每回出门,总是换上灰色或蓝色的衣服,让我看着生气。我爱她穿花衣裳的美,也爱她穿上自己绣的好衣裳时那份自得。

马奶奶在外边敲门,听惯了的动静,不用问就知道。我跑去开门,见马奶奶身后跟着个男人,高高大大,脸上架着副白框眼镜,像个老师。

“这是马大夫,听说你的绣活好,专门来看。”马奶奶四下里张罗,沏上枣茶先给了马大夫,没给我。

绣品拿了出来,马大夫夸几句精致,便把目光落在月瑶的大袄上。“您这花样是哪来的?还有别的绣品么?”他的声音像只热手在摸人。

“到哪去找新样儿,都是照着旧样儿胡乱改改。”月瑶说,脸上的笑纹并不似往日里接待买主的刻板。她又拿出几方绸缎手帕,都绷在硬纸板上,画儿一般。

“难得的好针线。”马大夫似是有些遗憾。“只是,桃花落的时节,飘到袖子上的该是花瓣。”

他妈的,西门庆也这么说!我心道。《水浒传》是最好的老师,于是,我不喜欢这人。

又过几日,马大夫一个人来了,穿一身细薄的毛料制服,领扣也扣得整齐,腋下是一叠厚纸和几本旧画报。

杨威当晚要上夜班,刚刚睡醒。我与月瑶在香椿树下踢键子,她穿件水红半大袄,活动得多了,脸上红扑扑的。

马大夫很客气地与杨威握手,半弯着腰,月瑶倒了杯水出来,我蹲在一边,盯着他手里的东西。

“前几天我来过一趟。”马大夫主要是对杨威讲话,不看月瑶。“你爱人绣的活很好,只是没有我需要的东西。”

杨威嗯嗯地应着,手上搔着光腿。

他又道:“这是我画的几个花样儿,想请你爱人给帮帮忙,工钱全听你的意思。”

月瑶接过花样,我凑过去看,见是一件旗袍、一顶床帐,还有件宽宽大大的衣服,不知道是什么,大样、小样,一套一套的,用彩色的墨水,画得极精致。

“这花样用过以后,能给我留下么?”月瑶第一次开口。

“您太客气了。”马大夫也是进门来头一次对月瑶讲话。“我这儿还有些旧画报,上边有几幅旧国画,送给您。当年的苏绣、缃绣都是能照着大画家的作品,绣山水、翎毛的。”

“您真太好了,谢谢。”月瑶感激的神情和眼里晶亮的波光,都让我心里妒忌得仿佛小虫在咬。

五

出了件不大不小的事,证实了我对徐少铮的敬重是多么的有道理,也让我对他有了新的认识。

有三个小子,二十多岁,一脸的流氓像,堵在月瑶门前胡闹,说些不三不四的话。头一天杨威不在家,月瑶把大门关得紧紧的。胡同里没有人肯出面,反倒是传出一些不让孩子们听的谣言。

第二天杨威在家,出来与他们理论,被狠狠地揍了一顿。同时也从那三人口中听出来,他们是月瑶的旧邻居,说是其中一个跟她搞过对像,因爱成恨。这是本地的恶习之一,初恋的对像结婚,失恋者总要去闹一闹。只是不知为什么,这三个小子来得晚了半年。

第三天,徐少铮赶回来,打折了两个小子的胳膊腿儿,第三个脚快,没逮住。到了第四天,派出所的警察来找徐少铮,把他带走了。

打那场架的时候,我跟在徐少铮身后,他当然用不着帮手,我却被吓住了。徐少铮的样子像头发疯的老虎,那三个小子一交手就败了,他却把两个人打得摊倒在地,一动不动。那会儿他就是个疯子,手边若是有条棍子或是块砖头什么的,我相信他们一个也活不了,于是心中越发地害怕。

我敬重他的朋友义气,却担心他这种替朋友发作的疯狂。一个人火气太大,惹的祸也大。我只是不明白,前一段他那么能忍,如今竟然又这么冲动,让人摸不着头脑。

徐少铮被强制劳动三个月,张志杰又重新出现在胡同里,得意扬扬的,但他没敢再去招惹月瑶。

这段日子里,月瑶一直在做马大夫的绣活,杨威工厂里加班加点,上夜班的时候居多。我仍然常到那院里去,月瑶疼我,给我好东西吃,还跟我说话,让我帮着描花样。我很幸福。

马大夫也不时过来看看他的绣品,给月瑶些建议,都是拣杨威在家的时候。大家熟了,有说有笑,只有我一个人厌恶他,说不上来什么缘故,就是不喜欢。

秋风起了,马大夫的绣品也已经完工,我再没见到那个人。倒是马奶奶常来常往,月瑶时常送些东西给她,挺亲近的样子。两个人也开始低声细语地说话,不让我听见。

我时不时的还要爬上屋顶,坐在屋脊上乱想。但我跟徐少铮一样,从来也不去月瑶的屋顶上,杨威没本事,踩漏了房顶是月瑶遭罪。

出事的那天,徐少铮刚刚被放出来。

见他回来,我非常高兴,腻在他房里不出来,他也挺高兴的,跟我说说笑笑,说是一会儿带我到饭馆去吃好东西,我说得问问我父亲行不行。

杨威夹着饭盒来了,一脸的难受样,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,结果什么也没说,又去了。他上早夜班,六点多就得出门。

我本想回家去问我父亲吃饭的事,他没下班。见张奶奶跟在杨威身后往外走,我也跟着走出来。

马奶奶小脚伶仃地站在胡同口,像个古老的哨兵,见杨威出来,问:“上夜班?”

“上夜班。”杨威答道。我记起来,两天前在这个地方有过同样的对话。

“活儿忙吧?”马奶奶又问。杨威又答道:“抓革命促生产,明天中午也回不来。”

马奶奶转身回自己院里去了,她与跟在后边的张奶奶“誓不两立”。

我到街对面的公共厕所去了一趟,出来时,见张奶奶与杨威远远地站在街口,说得挺热闹。那杨威活像锯了嘴儿的葫芦,有多少话可说?我虽然纳闷儿,却也没往心里去,只惦记着跟徐少铮一起吃饭的事。

徐少铮洗头、洗脸、换衣裳,耽误了不少的功夫,我们正要出门,张奶奶竟然进来了,手上两个油纸包,一瓶白酒,说:“大侄子,没什么好的,老婆子给你拿瓶酒,算是压压惊,你可得赏脸。”

“您客气。”徐少铮道。

“你走的这些日子,你那兄弟可遭了罪啦。”张奶奶把我赶出门去说。我受过什么罪?不明白。

“别人家的事情,不说也罢。”徐少铮马上又把张奶奶送了出来,招手叫我。想必他们没说几句话。

桌上的油纸包里是半只烧鸡和一堆酱杂样儿,看着我那个馋样儿,徐少铮笑了,问:“要不,咱们在家吃。”

都是我这馋嘴惹的祸,如果出去吃饭,许就不会出事,为此,我这一辈子再没吃酱杂样儿。

酒味很辣,徐少铮给我也斟了一碗底儿,两只酒碗一碰,我便大嚼起来。烧鸡我没吃过,不稀罕,酱杂样可是美味无比。我吃得两手的油,正在舔手指头,听见外边张奶奶叫陈老太爷。

“他陈爷爷,您老说说这叫什么事?”张奶奶的声音很大,因为陈老太爷耳聋。“我老婆子这一辈子不害人,不做缺德事,怎么到老了还遭这份罪。”

我没在意,又往嘴里塞了块肺头,滑溜溜的肺叶,脆生生的气管,嚼在嘴里两种滋味。

“您说说,一到半夜里,隔壁那床铺就咕咚咚,咕咚咚地闹,我老婆子睡不了觉呀!”

徐少铮的脸上不大好看。我这才想起还有半只烧鸡,却不知道从哪下手,左右地端详。

“爷儿们整宿地上夜班,娘儿们在家半宿半宿地折腾,您老说这算什么事?”

徐少铮猛地站起来,却又坐下了,喝一大口酒,没吃菜。桌上的肉本来就不多,我一个人还能再吃这么多。

“我跟您老说,咱这胡同里要出事,总来生人,我从窗户里看着,是个大个子,戴着眼镜,白白净净的,好体面。后边是条死胡同,三更半夜的,他来找谁呢?也听不见叫门。”

她必定是从水龙头上边的小窗户看见的。我吃不下去了,胡同后边只有两户人家,三更半夜,白白净净的大个子戴眼镜,还会是找谁?

我心中害怕起来,偷眼看徐少铮的脸,怕他“疯病”发作,为了朋友,他可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疯子。

他脸上什么也没有,像张白纸。我什么也没看见,但还是担心,因为他开始大口喝酒。

酒是穿肠毒药。我记起了陈老太爷的话。

“那老梆子,不是个好鸟,满嘴胡话。”我想说两句开解人的话,却不知从何说起。如果张奶奶的话是真的,这就真成了《水浒传》的故事。我替月瑶担了心事,[奇+书+网]尽管我并不很明白这里边的详情。

“喝酒。”徐少铮撕了只鸡爪子在嚼,酒碗碰酒碗。

这一顿酒,喝到天大黑,我母亲来叫了我两次,都叫徐少铮拦住,把我留了下来,说是老没见了,怪想的。

张老婆子又在院中叫:“他陈爷爷,那人儿又来了,您说这不是作孽么?”

我从徐少铮脸上还是什么也没看见,只是他的眼睛湿润了,喝醉酒的人都这样。

“罢了,罢了!”他把空酒瓶丢在墙上,碎玻璃散落一床。

我吓了一跳,怕他发疯。他没有,脸上还是空荡荡的,两眼晶亮。

屋角有个煤池子,里边烧剩下的煤球、煤灰还很多。他伸手挖开煤堆,找出一只小巧的铁盒,上边印着个胖娃娃吃手指头。

打开铁盒往桌上一倒,里边有十几块手表。表的好坏我不知道,能有手表戴的,都是上班挣钱又少家累的人。我父亲就没有手表,在这一条胡同里,总共也没有几块手表。张志杰手腕子上倒是带着一块,听说不会走。

“拿一块。”徐少铮醉了,醉人发酒疯,不是乱打人,就是乱送东西,这种事我见过。

我却担心他发的不是酒疯,而是打人、杀人的疯。我让这念头给吓住了,手握着嘴心里不住地蹦。

“你拿一块才是我朋友。”

我胡乱拿了一块,便被他赶了出来。我有心在院子里大喊大叫一阵子,把人们都吵起来,但没有这个勇气,便把手表也埋在煤堆里。

到长大成人之后,我才知道,这是一块瑞士产的英耐格,全钢17钻。到了今天,表盘已经变得淡黄,我仍然带在手上,反倒显得时髦。

六

徐少铮什么时候上的房,我没能看见,我是因为担着心事睡不着,这才上的房顶。

我没看见杀人的场面。当时我也不知道会杀人,更不敢想象下边正在上演的是“狮子楼”或是“翠屏山”,只听见两个男人在吵,声音不高,听不出是谁,很快便无声无息,这也就越发地让我担起心来。

月瑶家的香椿树又粗又高,枝桠伸到房檐上,我顺着树枝往下爬,一个失手,跌了下去。

屋里的灯很亮,房门打开来,徐少铮出现在门口,手里提着菜刀,白衬衫上全是血。

我脑子里闪出一连串的念头:我不是一个好朋友,对于徐少铮,我甚至再没有资格自称是他的朋友,明明看见他走向深渊,我却没能叫一声,唤住他。我好悔。

这件该死的事情,足够我悔恨一生!该死的张奶奶,该死的马奶奶,该死的王婆,该死的“马泊六”,该死……

街道代表又来敲铜盆,宣布徐少铮的罪行,说他是个重大的盗窃犯,作案无数,却没说他就是那个飞贼;另外就是说他思想污秽,与人争风吃醋,结果刀伤二命,判处死刑立即执行。

胡同里的男人没有提起他们曾怀疑徐少铮的事,只是背地里暗伸大指,夸赞他是条汉子,同时也替他可惜,说他是个糊涂虫。这话都是偷着说,连老婆也背着。

徐少铮孤身一人,没有亲人,也就没有人给他出那颗枪毙他的子弹钱,结果,张奶奶出了这笔钱——一毛六分钱,一颗子弹,一条命。她说好孬也算是邻居一场,帮一把是一把。

张志杰检举有功,得到了那“三大件”,很快就娶上个媳妇。那女人有着“顾大娘”的好身板儿和“孙二娘”的好口才,不上一年,便把张奶奶给气死了。这些事我都是后来才听说,因为,我家很快就搬出了那条胡同,搬得远远的。

一个月前我接到了一封信,杨威写来的,说他快死了,想见见我——徐少铮的最后一个朋友。

过去了三十多年,杨威还住在那个院子里,只是香椿树死了,枯枝向天空伸出去,像只鸣冤的大手。

杨威也不过六十来岁,却瘦成了“人干儿”,躺在床上,说自己得了肝病,再活不了几天。

我认得那张床,与隔壁张奶奶的床头顶着床头。床对面杨威望得见的地方,挂着那件睡衣。我现在知道那叫睡衣,宽宽大大,淡黄的绸子上,绣着紫玉兰,马大夫出的花样。

 “我就要死了,得告诉你一件事。”杨威说。“少铮不让我对任何人讲,但是我必须得告诉你。奇+shu$网收集整理我死后,你就是他唯一的朋友。”

我没有讲话。对杨威,我只有那么一点点同情而已。一个不能给自己老婆幸福的男人,活该受这罪。

“他们俩是我杀的。”杨威喘着粗气,眼睛干涩得像两口枯井。“那天,张奶奶把月瑶与马大夫的事都跟我讲了,我偷着回来,杀了他们。”

我一下子蹦了起来,问:“徐少铮知道你要杀他们?”

“不知道。他来时,人我已经杀了。我不知道怎么会杀死他们,真的不知道,但是,我杀了。”

浑帐王八蛋!徐少铮肯定也是来杀人的。我心中怒吼。

“少铮心疼我,他在刀把上用他的手印盖住了我的手印,要替我去死。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因为,我老娘那会儿还活着。”

倒霉的徐少铮就是这样的一个人,他就是那个替朋友杀老婆的石秀。

上周我得到消息,杨威熬不住病痛,自缢而死。

对他的死,我一丝一毫也没有伤痛的感觉。这是那种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害人的“朋友”,他把自己所有的麻烦与痛苦,全部交给朋友承担,因为他无能。

我不会去吊祭他,更不会去与他的遗体告别。

我恨他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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